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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在现代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审视下，

经典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不断地被改编，赋予当下新时代的内涵。《史记》中为“私义”赴死的义

士、元杂剧中在“家国大义”与“父子亲情”间撕裂的悲剧英雄，再到陈凯歌电影中的充满彷徨“小人

物”，其身上神圣的“忠义”光环被不断“祛魅”，回归为复杂人性的呈现。研究发现，将人物请回“人

间”的“祛魅”同时，也面临消解崇高感的风险，故部分当代改编如音乐剧亦尝试在人性基石上进行审

慎的“复魅”。经典人物的形象转型不仅生动呈现了传统符号与现代意识的对话，更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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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x Weber posited that the unfolding of modernity constitutes an ongoing process of “disenchant-
ment”. Under the lens of modern rational spirit and humanism, Cheng Ying—a figure in the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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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e Orphan of Zhao—has been repeatedly reimagined to embody new con-
notations align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era. From the righteous martyr who sacrificed himself for 
“personal righteousness”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ji), to the tragic hero torn between 
“national justice” and “father-son bond” in Yuan-dynasty zaju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tic form), 
and further to the indecisive “ordinary individual” in Chen Kaige’s film adaptation, the sacred aura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enshrouding Cheng Ying has undergone continuous “disenchantment”, 
shifting toward a portrayal of complex human natur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while such “disen-
chantment” reintegrates the character into the realm of ordinary humanity, it entails the risk of erod-
ing the original figure’s inherent sense of sublimity. In response, certain contemporary adapta-
tions—such as musical theater renditions—have endeavored to pursue a cautious “reenchantment” 
grounded in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transformative evolution of this classic character 
not only vividly exemplifies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modern con-
sciousness, but also serves as a paradigmatic case for advanc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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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璀璨星河中，一系列人物形象凭借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穿越时空，成为承载民族

精神与伦理价值的文化符号。人物形象的定型与流传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讲述、重塑与再阐释的

“经典化”动态过程。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作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其世界性的声誉恰恰

得益于它跨越数百年、遍及多种媒介的“重述”之旅。从《左传》《史记》中的历史片段，到纪君祥的元

杂剧《赵氏孤儿》，再到明清传奇、近代戏曲、话剧、歌剧、电影乃至当代音乐剧与跨文化剧场，这一故

事在不同媒介中不断被改编、重构，其人物形象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概念，深刻揭示了现代

性进程中，理性精神对传统价值与神圣观念的解构。“祛魅”并非简单的否定或抛弃，而是一个将曾被

奉为神圣的、毋庸置疑的价值理念，置于理性与人文主义的审视之下，揭示其背后复杂的人性动机与历

史语境，从而使其从抽象的伦理符号，回归到具体、矛盾、真实的“人”的过程。本文在运用“祛魅”

理论解读程婴形象的同时，也注意到部分当代改编中潜藏的“复魅”倾向——即在人性化书写的基础上，

试图重新建构一种基于个体自觉与理性选择的现代崇高感——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分析空间。运

用该理论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程婴形象现代转型的复杂面向。 
程婴作为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紧密契合着《赵氏孤儿》故事整体的“跨媒介重述”轨迹。其形象经

历了从配角到主角、从平面到立体、从“义士”典范到具有现代意识的心理角色的转变。在元杂剧中，

程婴的形象主要以“舍子救孤”为核心，通过强化戏剧冲突与伦理张力，强调其忠义精神；而在马连良

的京剧改编中，程婴的内心矛盾与情感层次在“唱、念、做、打”的综合呈现中愈发丰满，其表演程式与

核心唱段逐渐固定，标志着其在戏曲体系内部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得到进一步挖掘；至于当代话剧、电

影以及音乐剧，程婴所面临的已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时代精神的拷问。从林兆华、田沁鑫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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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仇主题的现代性质疑与个人价值的彰显，到陈凯歌电影对程婴“小人物”身份与被动卷入命运的世

俗化刻画，程婴的形象一次次被从“忠义”的神坛请回人间，被赋予了更多人性的弱点、情感的矛盾与

现代性的伦理困惑。一个戏剧人物的经典化，绝非简单的传承与复制，而是一个必须通过与新时代、新

媒介、新观念的持续对话，不断进行“再生成”的创造性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赵氏孤儿》的整体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聚焦于程婴人物形象本身，尤其是

系统性地考察其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转型路径与内在逻辑的研究，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学界现有成果

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范希衡、孙惠柱等学者为代表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赵氏孤儿》西传过程

中主题与结构的变异，虽涉及人物，但多以整体故事为单元，对程婴个体的形象流变关注不足；二是以

靳小蓉、付小萍等学者为代表的演出史研究，细致梳理了该剧在不同剧种、不同年代的舞台呈现，为程

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但其重心在于演出实践而非人物本体的深层阐释；三是随着艺术学理论

的发展，以韦胤奇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跨媒介重述”的视角审视该剧，为理解其经典建构提供了新

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一宏观视角尚未完全下沉至对程婴这一具体人物形象演变的深入剖析，且对于“祛

魅”这一核心理论工具的运用尚不充分，特别是缺乏一个贯穿古今媒介演变、融合文化研究与个案深描

的系统性分析，正是这一研究视角的留白，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直接缘起。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经典化”与“再生成”为核心理论支点，并以韦伯的“祛魅”理论作为核心

分析，通过对程婴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媒介中呈现样态的细致梳理与比较，力图揭示其形象

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动因。程婴形象的永恒魅力，正源于其内核中“义”的伦理绝对性与实现这一“义”

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人物的经典魅力使得每一时代的创作者都能在其中注入对人性、

伦理与时代命运的思考，从而实现人物的现代转化。本文的核心论述在于：程婴形象的现代转型，本质

上是一个持续的“祛魅”过程，其“忠义”光环从一种先验的、神圣的伦理律令，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历史

情境与个人遭遇中被权衡、抉择甚至挣扎的人性实践。对这一过程的深入探究，不仅能够深化对《赵氏

孤儿》这一具体经典的理解，更能为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有效激活传统戏剧人物，并实现其与现代观

众的精神对接，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忠义英雄的经典化建构 

传统戏剧人物的经典化建构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经由集体智慧与个体才华不断淬炼、沉淀与再确认

的动态过程。通常遵循着一条从“故事”到“戏文”，再到“舞台”最终至“典范”的演进路径。一个源

于历史、传说或话本等的故事原型被文人或艺人捕捉，通过戏剧这一综合艺术形式进行首次定型，完成

从叙事文学到表演艺术的“媒介转化”。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该剧作通过一代代艺术家的“表演诠释”

与“流派传承”，其核心人物的形象、唱腔、做派被不断打磨、丰富和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艺术程式与

审美范式。最终，当该人物及其所属剧目能够超越一时的审美趣味，承载起跨越时代的普遍人性与伦理

价值，并在观众中形成稳定的审美期待与文化记忆时，便实现了其“价值升华”，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

经典[1]。程婴这一忠义英雄人物在《赵氏孤儿》中的经典化历程，正是这一普遍规律的生动体现。 

2.1. 从史传叙事到戏曲定型 

程婴形象的源头，可追溯至《史记·赵世家》。司马迁在综合史料与传闻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以

“救孤”为核心的完整故事链。其中记载程婴与公孙杵臼谋划救孤的情节如下：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

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而后程婴背负卖友之名，隐忍抚养赵氏孤儿赵武。待赵武成人复位后，“程婴乃辞

诸大夫，谓赵武曰：‘……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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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2]。 

程婴作为赵朔友人，其“立孤”与“自杀”的壮举，确实奠定了“义士”的初始人格基调。考其行为

动机更侧重于报答赵氏知遇之恩的“私义”——即所谓“赵氏先君遇子厚”，其形象在《史记》的记载中

尚未脱离“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仍显得较为扁平。 
真正的飞跃发生在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经典化跃升”。他不仅

在戏剧结构上将原本跨度数十年的史实浓缩于一个紧凑的戏剧时空内，更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极具震撼

力的艺术创造：将《史记》中“他人婴儿”改为程婴的亲生之子。当程婴与公孙杵臼合谋救孤时，程婴

提出的方案是牺牲自己的孩儿： 

【程婴云】老宰辅，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跟前，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

命。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妆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

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3] 

这一改动，使得程婴的牺牲从履行对朋友的承诺，骤然升级为在“家国大义”与“父子亲情”之间

进行的撕裂性抉择。当屠岸贾令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测试真伪时，程婴在极度矛盾与痛苦中执刑，其

行为背后的伦理张力与悲剧色彩被无限放大。最终，他目睹自己的亲生之子被屠岸贾剁为三段，剧中唱

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悲怆： 

【程婴做惊疼科，屠岸贾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 

【程婴唱】……见孤儿额颅上汗津津，口角头乳食喷，骨碌碌睁一双小眼将咱认，悄促促箱儿里似把声吞，紧

绑绑难展足，窄狭狭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3] 

至此，程婴的形象完成了从史传中为“私义”赴死的义士，到为保存忠良之后、挽救国家命运而牺

牲个人血脉的悲剧英雄的升华，其内涵变得无比丰厚和深刻，“背后的伦理张力与悲剧色彩被无限放大”

[4]，此举“构成了‘程婴–赵孤–屠岸贾’富有张力的三角关系”，并“暗含了重要的伦理讨论空间，

赋予故事生命力”[5]。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其与《窦娥冤》并称为中国两大悲剧，程婴这一角

色的成功塑造无疑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2.2. 从文本到舞台的表演升华 

戏曲人物的经典化，光有出色的文学剧本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经由舞台实践的千锤百炼，在表演

艺术上达到化境。明清时期，《赵氏孤儿》主要以传奇(如《八义记》)等形式在昆曲等舞台上流传，程婴

的形象在“八义”群像中虽有时被稀释，但其核心地位始终未被动摇。 
程婴形象表演艺术的巅峰，集中体现在近代京剧的演绎中。从谭鑫培、余叔岩一脉的《搜狐救孤》

到马连良集大成的《赵氏孤儿》，标志着程婴表演艺术的彻底“流派化”与“经典化”。在这一阶段，艺

术家们的焦点从“讲述一个什么故事”转向了“如何讲好这个人物”。马连良先生创造的程婴，不仅仅是

一个忠义的符号，更是一个情感丰富、层次分明的艺术形象。他尤其擅长通过念白来刻画人物复杂的内

心世界。在“说破”一场中，大段念白在“马派”独特的嗓音与节奏处理下，将程婴十余年积压的悲苦、

隐忍、决绝与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正做到“音声和形体是戏曲舞台上用以表情达意最常见和通用的

基本媒介”[6]。 

【程婴白】……都道我老程婴贪图了富贵与赏金，卖友求荣害死了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谁知我舍却了亲儿

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啊！抚养了赵家后代根。为孤儿呃，我已然把心血用尽，说往事全靠这水墨丹青。画就了雪

冤图以为凭证，以为凭证，叩门声吓得我胆战心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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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与人物内心情感的涌动完美同频。将程婴这个人物灵魂深处的痛苦、

委屈、坚韧与巨大的父爱，刻画得入木三分。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中强调，“戏曲艺术的最

终完成在于舞台呈现，演员的表演是‘戏剧艺术的中心’”。正是通过马连良等一代宗师的卓越创造，程

婴的形象从纸面上的文学典型，升华为舞台上血肉丰满、动人心魄的艺术典范，其经典地位得以在观众

的心中深深扎根。 

3. “人性”的现代化表达 

程婴形象的现代转型可以用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性进程——“世界的祛魅”来阐述。以理性精

神不断瓦解传统社会中赋予特定伦理价值的神圣光环，使其回归可被理性审视的世俗面貌。作为中国戏

曲史上历经千年演绎的经典文本，《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当代

文化语境下，创作者对程婴的重塑正是一场自觉的“祛魅”实践：他们通过叙事视角、人物动机与价值

内涵的现代性转换，着力解构其元杂剧中作为“忠义”化身的符号性塑造，转而深入挖掘其作为“人”

的内在复杂性与真实情感，然而，纯粹的“祛魅”可能导致崇高感的消解与意义的虚无。因此，当代改编

在将程婴从神坛请回人间的同时，也尝试在人性与理性的基石上，为其行为寻找新的支点，甚至重构其

精神高度，这一过程可被视为一种审慎的“复魅”。“祛魅”与“复魅”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程婴充满

内在矛盾的现代面貌，使其与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和精神诉求产生深刻共鸣。 

3.1. 陈凯歌电影中的被动英雄与人性“祛魅” 

当代创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元杂剧中程婴作为“忠义”化身的符号化塑造，已难以完全契合现代观

众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期待。改编的首要突破在于解构其单一的道德光环，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内心

世界的开掘，赋予这一角色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其“舍子救孤”的行为被置于“忠义”的宏

大叙事之下，动机纯粹而崇高。然而，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审视下，这种绝对的道德完美反而显得遥远。

2010 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祛魅”处理。影片伊始，程婴(葛优饰)被塑造

成一个善良、平凡且带有几分世俗智慧的郎中，其救孤行为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主动牺牲，而是一系列阴

差阳错与情势所迫下的被动结果。其中一个关键场景是，程婴抱着赵氏孤儿与自己的孩子藏于门后，透

过门缝惊恐地目睹将军韩厥为保守秘密而毅然自刎。导演运用了面部特写镜头，精准捕捉了程婴瞬间的

震骇、彷徨与无力感——他的呼吸骤促，眼神中交织着恐惧与难以置信。这一“窥视”视角，极具象征

意义地将程婴定位为历史悲剧的“被动见证者”而非“主动承担者”[8]。他随后调换婴儿的举动，更多

是父爱本能与混乱情境下的反应。电影淡化了传统的“忠义”主题，将程婴忍辱负重抚养孤儿的直接动

因归结为个人复仇——“我要让他(屠岸贾)生不如死”。然而，正如研究所指出的，这种“过于私人的复

仇难以支撑住这个人物 15 年的坚持”[9]，以至于在影片结尾，当程勃向屠岸贾拔剑时，程婴在一旁大喊

“你打不过他！你杀不了他！”，“看似与他复仇目的相悖的劝阻，恰恰暴露了其动机的内在脆弱性与

复杂性”[8]。“程婴人生的悲剧色彩愈浓重，该形象也愈能够以肉体凡夫的身份企及昊天罔极的人性高

度”[10]。程婴形象从“集体价值”到“个人价值”的转向，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价值主

体的凸显。随着传统宗法伦理对个体的约束的逐渐弱化，文艺创作的重心也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了对个

体的价值、生存与内在情感的观照。父爱的本能、诚信的品格等人类基本的情感与道德诉求，在此过程

中被重新激活并赋予当代意义，成为连接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精神桥梁。 

3.2. 音乐剧的现代转译与悲剧性“复魅” 

在《赵氏孤儿》的当代艺术改编谱系中，音乐剧版本(以徐俊导演版为例)以其独特的综合性舞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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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祛魅”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对程婴悲剧精神的现代性“复魅”。它不仅通过现代音乐叙事和舞

台意象外化了人物的内心冲突，更通过引入“程子灵魂”这一全新视角，深化了伦理困境的探讨，试图

在人性层面重新建构故事的崇高感与悲剧力量。 
音乐剧艺术形式的创新注重美学本体的现代转化。“对于历史作品的改编与创作需要兼顾历史的纪

实性叙事模式和虚构的艺术性表达方式。在元杂剧的历史骨架中，注入的血肉与情感却是现代性的。”

[8]程婴与屠岸贾对峙的核心唱段《我必须活下去》中，两条独立的旋律线条以复调形式交织进行，分别

代表着程婴的隐忍坚韧与屠岸贾的嚣张跋扈。采用复调叙事创造了丰富的听觉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音

乐的逻辑展现了两个对立角色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两个主题同时呈现时，观众能够同时感知到对立双方

的心理状态，立体的听觉体验打破了传统戏剧叙事的线性局限，使戏剧冲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维度。既

延续了传统戏曲“以声传情”的美学原则，又通过现代音乐技法的创造性运用，强化了情感表达的深度

与强度，为古老故事注入了当代审美特质。 
在音乐语言的创新方面，该剧突破了传统戏曲的曲牌体限制，创造性地融合了摇滚、流行音乐剧与

咏叹调等多元音乐风格，更深刻地改变了戏剧冲突的表达方式。在程婴的音乐形象塑造上，作曲家通过

层次分明的音乐主题，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富有张力的声音世界。核心唱段《绝路不能走》采用交响摇滚

的宏大结构，其音乐设计极具戏剧性。从低沉压抑的弦乐序奏开始，伴随着程婴徘徊不定的步伐与内心

独白，随后通过逐渐加强的节奏推进、电吉他失真音色的介入与声部的不断叠加，音乐情绪层层递进，

最终发展为气势磅礴的摇滚乐章。精准地对应了程婴“从最初的彷徨无助、恐惧退缩到最终下定决心、

毅然赴难的心理转变轨迹”[11]。特别是在“舍子”这一关键情节中，音乐通过复杂的节奏对比与尖锐的

和声冲突，将程婴在忠义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外化为震撼的听觉体验。弦乐部急促的震音生动地刻画

出内心的焦虑不安，铜管乐器刺耳的音色暗示着命运的残酷，而人声旋律的断续进行则艺术化地表现了

言语难以表达的痛苦。多层次的音乐不仅增强了戏剧张力，更从听觉层面构建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情感空

间。将内在道德困境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的手法，是现代改编实现“祛魅”并直达人性深处的关键。 
音乐剧最具突破性的“复魅”尝试，在于将“程子灵魂”这一角色实体化并搬上舞台。这一改编源于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芬顿的话剧剧本，他意识到“那个被杀死的孩子遭遇命运无情地对待，却被这部剧

遗忘了”，因此创造“灵魂”一幕以承认这个世界的残酷[8]。程子灵魂作为一个全知视角的旁观者，不

仅承担旁白功能，更如同一个“现代幽灵”，持续凝视并拷问着程婴的每一个抉择。他使被牺牲的个体

从历史的沉默中走出，迫使观众直面“舍子救孤”这一壮举背后冰冷的、被传统叙事所忽略的代价。“复

魅”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牺牲代价的极致强调，将程婴最终的选择置于一个更为严峻的伦理拷问之下，

从而使得他在明知此代价后仍选择信义与承诺的行为，获得了一种基于清醒认知与现代人性深度的、新

的悲剧崇高感。在剧终，程婴在程勃复仇后，于程子墓前忏悔并自杀。这一幕，“程婴不再是名垂青史

的救孤英雄，而只是一个孤苦地寻找儿子坟墓的老朽”[8]，他最终的死亡，既是对儿子的赎罪，也是一

种自我的解脱。在“祛魅”其“义士”光环后，于父爱与愧疚的人性基石上，重新“复魅”了一种充满痛

楚的牺牲精神。 
宏大的、象征性的舞台美术也是音乐剧的构成，如高耸的城墙、巨大的画框、贯穿舞台的裂缝等，

营造了一个既写实又写意的悲剧空间。“意象与‘命运’主题的唱段相结合，将个人的恩怨情仇提升至

对宿命进行叩问的哲学高度。”[12]一方面延续了“祛魅”思路，将人物的行动部分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

命运，而非全然主动的道德选择；另一方面，又通过舞台的仪式感和音乐的崇高感，为这个古老故事注

入了庄严肃穆的悲剧氛围，实现了在现代审美维度上的“复魅”。 
通过重新书写悲剧，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站在当代视角思考中国古典戏剧的合理性，运用改编的方

式融入现代人对人性的思考。各种跨媒介的艺术实践，不仅拓展了传统人物的表现空间，更丰富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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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赋能。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舞

台剧的艺术形式也创造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代际传播的成功，证

明传统戏曲人物完全能够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艺术感染力。 

4. 文化意义与传承启示 

传统戏曲人物经过经典化地建构再到当代的生成，是观测传统文化生存状态与演进方向的典型样本。

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形象的当代重塑，从其高度理念化的“忠义符号”转变为充满内在矛盾的“人

性凡人”，这一嬗变所产生的影响，已超越了个体角色的范畴，为部分具有类似伦理张力的传统戏曲人

物在当代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4.1. 呈现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程婴形象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塑过程，体现着戏曲创作的一次深刻转型——从历史故事的道德教化转

向人文精神的艺术表达。当代改编着力于展现人物在极端处境中的伦理困境、情感创伤与意志抉择，将

戏剧冲突从外在的行为展现转向内在的心理挖掘。程婴不再被塑造为完美的道德象征，而是在人文关怀

精神浸润下具有复杂心理维度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因其真实的人性呈现而获得了当代观众的情感认同。 
这一转型路径，为部分传统题材创作提供了以人性深度为核心的叙事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对

金镶玉的塑造便是明证。创作摒弃了将其简单定义为风骚侠盗的扁平化处理，转而深入刻画其在利益、

欲望与情义间的复杂心理与真实挣扎，使人物的行为动机更具内在逻辑，形象也因此丰满而立体。同样，

话剧《桃花扇 1912》将李香君的爱情悲剧置于近代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使其个人命运与家国存亡、思

想启蒙等现代议题紧密交织，赋予了传统故事以新的思想重量与时代关切。程婴形象的成功重塑，证明

了“人性化”叙事是连接传统文本与现代观众精神世界的有效桥梁，为部分戏曲创新实践提供了方向性

的参考。 

4.2. 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改写，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13]“程婴”们的重塑强化了传统戏曲的

生命力传播范围，原因就是它实现了成功的“文化改写”，从而使传统的戏曲故事具备了进行跨文化传

播的能力。程婴形象的重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可行的范例。 
“牺牲”“承诺”“救赎”等精神母题，本就具有跨越地域、国界的共通性，而这些精神出现在一个

普通人身上，更让《赵氏孤儿》跳出传统戏曲的中国叙事，主动进入了关于人类共同命运与普遍伦理的

全球对话场域，使程婴这一形象，成为一个能够被世界理解并接纳的中国文化符号。“其历史根基可追

溯至元杂剧诞生时便已具备的‘中外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开放基因。”[14]而在当代语境下，其现实

启示则更为鲜明：中华文化的有效对外传播，需要在坚守文化特质的同时，致力于开掘能与全人类精神

世界共鸣的伦理共识。具体而言，它要求我们的文化叙事，不能止于展示独特的民族行为与风俗，更要

深入阐释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例如程婴的“舍子”，其核心并非一个

怪异的东方行为，而是其在“信义”与“亲情”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价值冲突中所做出的、充满悲剧

感的抉择。从“讲述中国故事”向“以中国智慧参与解答人类共同课题”的视角转换，有助于使文化传播

从单向展示转变为有价值的深度交流，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理解与接受度。 

4.3.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实践 

程婴形象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流变与阐释，生动展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则的蓬勃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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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转化”，核心在于坚守传统的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符合当代语境的阐释。在《赵氏孤儿》

诸多成功的改编中，“舍子救孤”所承载的信义与牺牲精神被严格保留，此为“守正”。“创造”则体现

为人物行为动机的转变，“程婴的抉择从传统伦理下的必然，升华为基于个体道义担当的自觉行动，从

而在当代观众中引发深层次的共鸣”[8]。由此可见，“守正”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精准把握传统文化的

精髓，并激发其内在的、持续的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则体现为一种面向当下、吸纳融合的开放姿态。

它积极吸纳现代艺术语言、技术手段与文化资源，拓展传统的表达疆界。跨媒介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从林兆华、田沁鑫等导演融合多种艺术元素的舞台探索，到京话剧《戏悟》将京剧程式与现代悬疑叙事

大胆嫁接，无不体现着“杂取种种文化资源以壮大自己”[15]的创新发展思维。而《赵氏孤儿》故事本身

在元代的成熟，也正是得益于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肥沃土壤。 
程婴形象基于“守正创新”原则的成功重塑，其启示意义主要适用于那些原本蕴含强烈伦理冲突与

人性张力的传统叙事。文化的生命力，是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当代化”诠释与表达，使其核心价值重新

融入现代生活，参与国民精神世界的构建。正是这种动态的、创造性的传承机制，确保了部分传统文化

经典能够在时代的巨变中始终保持其感召力与相关性。从程婴一个形象的嬗变，到更多经典戏曲作品的

改编所形成的创新潮流，其示范效应清晰表明：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关键在于以“守正创新”的姿态，

积极介入当代的文化语境与精神生活。  

5. 结语 

梳理程婴形象从史传、元杂剧、京剧到当代影剧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忠义”符号被不

断“祛魅”，人性深度被持续开掘的现代转型路径。传统戏剧人物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与每一个时代的

精神命题展开对话的能力。然而，也必须看到，在“祛魅”与“人性化”的探索过程中，部分改编也显

现出某种失衡的风险。过度强调其“小人物”的被动与世俗欲望，可能在解构崇高光环的同时，也削弱

了其行为本该具有的伦理震撼力与悲剧崇高感；而对个体心理的过分雕琢，有时也可能模糊乃至置换故

事原本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语境。如何在“祛魅”与“复魅”之间寻求平衡，在注入现代意识的同时

不失古典精神的庄重，是未来改编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展望未来，传统经典戏曲人物的改编之路必将愈发宽广。或可期待，未来的创作者能更深入地汲取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在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能更勇敢地运用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新兴媒介，创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戏曲新体验；更能站在全球与未来的视角，从这些经典人物身

上，提炼出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超时代命题。程婴的转型之旅尚未终结，而更多古典人物的现代面孔，

正等待被赋予新的灵魂。唯有在守正与创新的张力中持续探索，传统文化的星河才能真正在当代的夜空

中璀璨生辉，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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